
日蓮正宗的戰爭責任 

序言 

１、 日蓮正宗協助戰爭的實態 

２、 關於扭曲、更改教義 

３、 為求自保，不惜犧牲信徒與同門之僧的日蓮正宗 

４、 日蓮正宗否定戰爭責任的主張 

５、 其他佛教各派對於戰爭責任的謝罪 

結語 

序言 

1894年中日戰爭開始，直到1945年世界大戰結束，綜觀日本跨逾半世紀的戰爭可知，全部都是 
針對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發動的侵略戰爭。 
特別是1931年以滿州事變為起端，開始侵略中國；1941年底開始以侵略東南亞諸國為目的的太 
平洋戰爭，不知造成多少無辜的民眾被迫犧牲。 
雖事過半個世紀，但這些戰爭的傷痕仍舊深烙在許多人的身心上。比起受創者，最應刻骨銘心 
的理當是興風作浪的幫凶日本宗教教團。 
毋庸置疑，宗教根本使命是在於救濟每一位民眾以及實現社會的和平。可見這些本末倒置，助 
紂為虐的宗教教團其責任之重大。 
基於此意，戰爭已經結束半個世紀的現在，當時扶持戰爭至今尚未表明責任，也未曾謝罪的教 
團，可說是不配稱之為宗教。 
到戰爭結束50年的1995年為止，許多日本的佛教團體已經坦承戰爭責任、謝罪。但是日蓮正宗 
到現在仍未承認戰爭責任，更別說謝罪。 
再從日蓮正宗第62世日恭法主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後的1941年12月8日，向宗內所發布的︰「奉 
祈戰勝這場前所未有的大戰」此「訓諭」可知，日蓮正宗如此向整個教團發布擁護戰爭的號令， 
光就此事實，已經足以令日蓮正宗無法推卸煽動戰爭的責任。 

我們日蓮正宗青年僧侶改革同盟，自1992年結成以來，身為日蓮正宗僧侶之立場，坦率承認戰 
前、戰時宗門煽動日本軍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不但向佛祖三寶奉以懺悔，並且對世人由衷地 
表示謝罪。同時也在每年的終戰紀念日8月15日，以文書催促宗門最高負責人阿部日顯盡速表 
明戰爭責任，要求其謝罪。 
但是直到今日阿部氏與現在的宗門完全無視我們的主張，不見任何反省與懺悔。非但如此，現 
在的宗門更加頻頻派遣僧侶到當時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亞洲諸國意圖布教。這類對煽動戰 
爭的行為既未謝罪，又想要在亞洲布教等等的僧侶，是不應容允許的。 
我們決意今後將更加催促毫無反省的阿部氏及宗門坦承反省，以及對其協助侵略戰爭之舉表 
示謝罪。 
基於邁向世界不戰的下半世紀出發之意義，在此欲匯整宗門在戰前戰時協助戰爭的實態，以再 
次喚醒社會廣泛正視日蓮正宗的戰爭責任問題。 

1999年11月18日 

日蓮正宗青年僧侶改革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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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日蓮正宗協助戰爭的實態 

在此，將以時間的順序追溯宗門在第二次戰爭中煽動戰爭的實態。當時宗門全宗一致狂奔於戰 
爭的協助，更進一步成為軍部權力的爪牙是顯然的事實。（●記號系說明當時戰爭的狀況） 

● 1939年9月1日，德軍開始侵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39年12月份的『大日蓮』的卷尾，曾以「總本山」之名刊登一則向宗門內部發出的廣告「新年杬 
拜之推荐」。文中提到︰ 

「此新年（1940年）之開頭﹗正值聖戰當下之第三春，本宗之僧俗首要跪拜於本門戒壇御前，致 
以報恩謝德及皇威宣揚武運長久之至誠，希沭浴在此靈化下，以為期踏出充滿希望的新年…… 
此乃實為肝要之事。」 

最後以「事變下之慶祝，首要杬拜御戒壇」的「標語」為結語。 

總之，宗門自太平洋戰爭發動之前，滿州事變之後，便宣稱為了祈求日本侵略中國的勝利，而 
勸誘信徒登山。 這個廣告只做「標語」部分的變更，連續刊登數年。1943年的「標語」是「戰時下 
的慶祝，首要杬拜御戒壇」。 無論如何，應是祈愿世界和平的一閻浮提總與的大御本尊，宗門卻 
向宗內煽動祈念海外侵略戰爭的成功。 

● 1940年9月28日，日本為謀求「世界新秩序」之目標，於柏林簽署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日本 
首先與德國於1936年締結日德防共協定，翌年意大利加入協定，日德義三國在國際間形成法西 
斯陣營。此三國敵視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采取無視既成勢力范圍的武力政策，意圖建立所謂 
的「新秩序」。 

1940年8月份的『大日蓮』中刊登宗門僧侶福重照平氏所寫的論文，竟以「他正是現代的英雄」， 
大贊德國的希特勒，甚至寫到「對此令吾人想到法華經『唯我一人能為救護』之御文」。 
原本所謂『唯我一人能為救護』意指，「唯一只有佛才能救濟民眾」，系用來歌頌佛的字句。福重 
照平竟視希特勒與佛同等而贊頌。 
此外，同年9月份，柿沼廣澄氏以「新體製與宗徒的覺悟」為題，談到以下論述。 

「日蓮大聖人，對於既有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宗教，以教機時國序之五綱批判， 
對此加以科學性的檢討，而采納如是本末究竟等之所謂全體主義之立場。（中略）基督教，已經 
期許合作，決定以新體製行動。佛教徒的我們也必須以某種形式加入合作。」 

柿沼廣澄竟將大聖人的佛法歸類於「全體主義」，同時建議團結佛教各派，追隨軍國主義。 

●1941年，中日戰爭作最後掙扎的日本，企圖以侵攻東南亞，來打開僵局，而決定與美英為敵， 
於12月8日日本攻擊夏威夷真珠灣，掀起太平洋戰爭。長達三年半的戰爭舞台，幾乎都是在東南 
亞的陸地與海域，這場戰爭對於東南亞區域造成莫大的傷害。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開戰之日，日恭法主發出「訓諭」。內容如下︰ 
（參考資料 1） 

「本日得知發表向美、英兩國宣戰之大詔，此聞令人深為惶恐感激。（中略）希各宗徒奮發起平素 
所鍛鏈之信行之成果，排除百難，堅忍持久，各盡本分，以期此前所未有之大戰，得獲全勝 訓 
諭如右」。 

此外，同年年底，宗門對於軍事捐款有功受到肯定，早先獲得海軍大臣頒贈如下的「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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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狀此次大東亞戰爭之際，為充實國防之旨，獲受贈捐款不勝感謝，茲具本狀以表深厚謝 
意。 

1941年12月 
海軍大臣 島田繁太郎 
此致日蓮正宗殿」 

進入太平洋戰爭後，為紀念開戰，每月八日全山在日恭法主的導師之下，共同祈念太平洋戰爭 
的必勝，並舉辦如下的活動︰ 
「鍛鏈心身以期擊滅美英的富士登山」 
「決戰精神昂揚布教師講習會」 
「美英擊滅必勝信念昂揚之大會」 

此外，宗門更在這段期間的『大日蓮』上刊載贊美戰爭的文章。 
「生活即戰爭」（筆者名「法正房」） 
「山本元帥與不自惜身命」（海軍中佐‧清家岳三郎氏） 
「加強防諜」（編輯部） 
「增強戰力解放寺院」（編輯部） 
「國民總進軍」（松本諦雄氏） 

●1942年日本軍南下於各地同時進行作戰攻擊，1月2日於馬尼拉、2月15日於新加坡、3月8日占 
領仰光，在半年之內占領了全東南亞以及南太平洋的一部份。之後日本軍一直到1945年投降， 
不斷在東南亞各地大量虐殺華僑、強製募款、以及施行虐待民間捕虜等暴政。 

『大日蓮』1942年1月份，充滿著鼓吹太平洋戰爭開戰的論調。例如在以「拜聞宣戰布告之大詔， 
迎接光輝元朝」為題的文章中，一開始就出現以下偏激的字句。 
（參考資料 2） 

「看啊﹗解放東亞民族解放的聖火已在亞細亞的一角燃燒。橫亙數世紀英美的桎梏，今已被吾 
大和民族之神鋒所搗毀，亞細亞十億民眾受英美緊扣之枷鎖已為吾神兵之刃斬斷。」 

又於同月份的『大日蓮』中刊登日恭法主的新春致詞，在此介紹一部份。 
（參考資料 3） 

「於此處後方國民不分老幼男女，與挺身聖戰之戰士一樣，不沉醉于勝利，應再接再厲，以堅忍 
不拔的精神與如鐵石般的團結，各自堅守其崗位。興起大勇猛心。信心倍增，謹奉體大詔，祈愿 
貫徹盡忠報國之至誠。」 

讀到此文，不禁令人感到當時的日蓮正宗，如同軍部代理機關一樣希望國民心向戰爭。 

1942年1月，九州八幡教會的主管柿沼廣澄氏決定供出金屬製的佛具作為製造兵器的材材，並 
在教會的本堂舉行「佛具獻納供養」法要。此時，柿沼氏祈念「如要製成軍隊槍中的子彈，必定成 
為一發即中破邪顯正的子彈」，向御本尊祈念自己寺院裡的佛具能熔為子彈，一槍打死敵軍一 
般。 

1942年9月，大石寺於舉行日寬上人會時，公然在富士學林的校內舉辦上野村青年學校學生的 
「槍劍術比賽」，而由理境坊的住持落合慈仁氏擔任裁判。這項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學生「不 
斷攻擊的氣魄」以刺殺「美英鬼畜」敵軍。 

1942年11月，由於宗門擔任大政翼戰會的宗教報國組織的一環，於是在全國結成「日蓮正宗報 
國團」舉行國防捐獻以及僧侶、檀信徒培訓（灌輸擊滅美英的思想）、演講會活動。並且為了配合 
政府的人□政策，甚至開設「婚姻相談所」。 

1942年的『大日蓮』中有一篇題為「大東亞戰爭贈機命名式」的報導。內容是，包括日蓮正宗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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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各派，共捐獻八十萬四千三百十一元四十錢巨款，以作為購買陸海兩軍的軍用飛機費用。 

並且於同年的9月20日，陸軍於所澤機場、海軍於東京小石川後樂園體育場舉辦「奉獻機命名 
式」，當時所舉行所謂“除鬼”“祝詞”“玉串奉納”“神符授與”的神道法要，日蓮正宗竟將這些內 
容刊登在『大日蓮』雜志。 

宗門之後也再三在『大日蓮』刊登「捐款以及軍機奉獻費的募款」報導，在雜志上記載「信行寺住 
持檀信徒一同」「土浦教會主管者信徒一同」「 木蓮行寺住持檀信徒一同」等捐獻者的姓名。如果 
有大額的捐款，軍方便會在機體上印上捐獻團體的名稱，當時宗門向信徒募集了許多的捐款， 
也傳聞想在軍機上印下「日蓮正宗號」。 

1943年6月6日的《讀賣新聞》裡，報導了鈴木日恭法主參加山本元帥的葬禮，並發表以下的這番 
話。 

“山本元帥的戰死，對國家來說是一大損失。山本元帥為了‘正義’而奮力擊滅英美敵人，若我們 
不繼承他這精神、護衛國家，就無法令元帥的英靈安息。在今天的參拜中，無法控製不難過流 
淚，回去后，我將竭盡所能，教育青年貫徹山本元帥的精神。” 
（參考資料 4） 

1943年11月的御大會上打出「美英擊滅必勝信念昂揚的御大會」□號，御開扉時除了祈念「國威 
宣揚皇軍武連長久，戰傷病將士痊愈」之外，也舉行現役軍人的演講、報國團干部的「有關猶太 
的陰謀」（報國課長‧青山諦量氏）「正義日本應行進的道路」（庶務部長‧渡邊慈海氏）等“布教演 
講”。 

1944年1月份『大日蓮』第八版的最後，有位稱為「主管人員」，刊載一篇文章說︰「我們需要隨時 
得以擊落他們（英美兵、筆者注）腦袋瓜的機械」。 

1944年1月，將聳立在大石寺境內的巨木，供出軍用。報導提供巨木的『大日蓮』的文章中談到， 
若此巨木「能化為快速運載皇軍兵糧戎器的船舶，代佛行道，掃射敵膛，此老杉即為翼贊勝善奉 
行天行，行本地地心的大菩薩。」 

1944年1月13日的《靜岡新聞》報導了當時的情景和日恭法師在伐木儀式時誦經的照片。 
（參考資料 5） 

而且，大石寺不但供出寺內的巨大樹木，還召開宗會議員會議決定將山門和本堂的銅製屋頂供 
出。1944年1月14日的《靜岡新聞》裡報導了這一消息。報導中這么寫道︰ 
（參考資料 6） 

“在蒙古入侵時大聖人曾一語道破，呼吁‘舉國一同面對國難’，檢討身為應喚起全國人民支持 
‘統一全國力量取得戰爭勝利’這國論的大聖人門下應采取的行動，並以希望'將更多的子彈送 
往前線'的理由，決定將山門和本堂的銅製屋頂供出。” 

1944年4月的除虫法會上，以宗務院之名，發布以下公告。 
「宗內一般 
總本山靈寶御除虫特別法要之儀式，本年不舉行，改已於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三日之一周期 
間，執行如左記之聖戰必勝國威宣揚、皇軍武運長久、敵美英擊滅之大國祈禱會，僅此段為公 
告也」。 

當時宗門如此把日蓮正宗宣揚大聖人佛法意義的二大儀式「御大會」、「御除虫會」，擅改為祈求 
「聖戰必勝國威宣揚、皇軍武運長久、敵美英擊滅」的儀式。 

時至1944年12月，朝鮮義勇軍的農耕隊來到了大坊。所謂的義勇軍只是名字而已，其實是來自 
被日本殖民，受到半強迫動員的朝鮮人。他們受到日本將軍的命令，被迫強製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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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21日，日蓮正宗發出舉行大國禱會的公告，為快吃敗仗的日本祈求戰爭勝利。光就此 
事便可知，日蓮正宗直到最後舉宗支持戰爭。此篇公告文如下； 
「宗內一般 
總本山靈寶御除虫特別法要之儀式，仿效前年度之例，於四月一日至同月三日之三日期間，執 
行如左記之聖戰必勝國威宣揚、皇軍武運長久、敵美英擊滅之大國祈禱會，僅此段為公告也」。 

綜觀以上宗門對戰爭的協助實態可知，當時的宗門是如何積極協助日軍擴大戰爭，此時宗門的 
立場分明是「幫凶」。僅就上述煽動戰爭的事實，看日蓮正宗如何推卸戰爭責任？ 

2. 關於扭曲、更改教義 

1941年8月20日，日蓮正宗在以鈴木日恭法主為中心召開的「上老會議」上，決定了「接受神札」 
「刪除御遺文」「禁發御書」「改變觀念文」「禁止使用本地垂跡說」等事項。 這些都是當時的宗門 
害怕治安當局的彈壓，唯恐「佛本神跡」（佛為本，神為跡的思想）會造成否定國家神道，因此更 
改了「佛本神跡」的相關教義。 具體上，有以下兩大改變。 

（1） 刪除御書要文以及禁止發行御書 

日蓮正宗中樞眼見日蓮宗身延派等宗派在1941年8月遭受內務省的壓力，決定禁止發行、使用 
靈艮閣版的御書，以及刪除遺文，深感危機重重。於是選擇配合日蓮宗的步調。 
而將教示大聖人為末法御本佛的「日蓮為一閻浮提第一聖人」（御書974頁）等御文，以及刪除十 
四處視國家神道絕對存在的天照大神、國主為「小神」「佛的隨從」的字句，並且在當時教學部公 
告「於法話講演等，不得引用」，一切嚴禁使用、論及。 
此外，1941年8月24日發出的院達中以「有關御書發行事宜」為題，提到御書是配合鐮倉時代的 
國情所寫的內容，而在現今的狀況使用時，擔心令人「誤解宗祖大聖人之尊皇護國之精神」，所 
以采取禁止御書全集的發刊之措施。 

1941年9月29日，教學部指示刪除的御書文句部分如下。 
（參考資料 7.8） 

1. 日眼女造立釋迦佛供養事（御書1187頁） 
「一切世界諸國為主之人，皆是教主釋尊之垂? 天照太神、八幡大菩薩，其本地是教主釋尊。」 

2.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0頁） 
「為此日本國一切眾生，釋迦佛是主、是師、是親也。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人王九十代之神及 
王，由是釋迦佛之所從，何況是其神、王之眷屬等耶？」 

3.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0頁） 
「又，日本國天神、地神、九十餘代之國主，並萬民即有生之屬，皆教主釋尊之一子也。又日本國 
天神、地神、豬王、萬民等，能辨別天地、水火、父母、主君、男女、妻子、黑白等者，皆教主釋尊 
作之師所教也。」 

4.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4頁） 
「如斯之佛，王臣、萬民俱應重之如父母、崇之如神明。」 

5.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1頁） 
「此大科，次第累積，人王八十二代之隱歧法皇，及佐渡之院等，竟為相州鐮倉之義時所取代， 
是尚不及於其相傳之家人者也。三皇分放各島，長日悲嘆，終則分滅於其地。其魂作惡靈，墮於 
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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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1頁） 
「現身致受其所從之攻，而後生墮於地獄。」 

7.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1頁） 
「此是較隱歧法皇盡滅福報之罪，超過百千萬億倍之大科，限於鐮倉矣。既有如此大科，天照太 
神、正八幡大菩薩等之天神、地只、釋迦佛、多寶佛、十方諸佛，一同咎之，鄰國有聖人。命於大 
王集萬國之兵，圖懲日本王臣、萬民。」 

8. 日女御前御返事（御書1243頁） 
「以及日本國守護神之天照太神、八幡大菩薩、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之眾神，全部大小神只等， 
有體之神均在列，其餘，用之神豈有遺漏之理。」 

9. 乙御前御消息（御書1221頁） 
「能弘法華經，死時遺體更重。遺體重，亦其有利生也。既有利生則宜有如今之八幡大菩薩之受 
齋祀。其時，供養日蓮之男女，當如武內、若宮之人崇重矣。」 

10. 種種御振舞御書（御書919頁） 
「所謂天照太神正八幡等，於此國雖為重要，對梵釋日月四天而言，則為小神。」 

11. 種種御振舞御書（御書919頁） 
「太政入道、隱歧法皇滅亡也以此。此則是教主釋尊之使，更非彼等所可比擬，天照太神、正八 
幡宮亦當俯首合掌伏地者也。」 

12. 聖人知三世事（御書974頁） 
「日蓮乃為一閻浮提第一之聖人也。但上至一人，下達萬民，一同輕毀日蓮，加刀杖於身使其流 
罪，故梵釋日月四天，命鄰國逼責此謗法者也。」 

13. 下山御消息（御書363頁） 
「守護日本之天照大神、正八幡等，對如斯之國豈能為救。須急加予治罰，力求得免自科也。」 

14. 五人所破抄（御書1615頁） 
「若宮八幡亦百王鎮護之大神，日域朝廷之本主。雖然，明神於佛前立謗國舍離之愿。」 

（2） 更改御觀念文 

日蓮正宗在1941年8月22日的院達中發布，本宗僧俗日常修行之基本的勤行觀念文，將改為以 
天照大神為中心主義的內容，以配合軍部皇國主義的推進。 
（參考資料 9） 

首先關於初座的觀念文 

「謹謝皇祖天照太神皇宗神武天皇，肇國以來代代宏恩，並獻法味予守護皇國之日月天等諸神， 
盼能哀愍納受。」 

諸天善神當中，先特意崇敬天照大神，再對代代天皇表明感謝之意，最後把其他的諸天簡稱為 
「日月天等諸神」了事。 

同樣的，在二座、三座當中，對佛法僧三寶的觀念文只用極為簡單地表現方式，四座祈念廣宣 
流布的部分當中，特意插入「官民一體」「國威增輝」的用語。 
以下引用二座以後更改後的觀念文，提供杬考。 

（二座） 
「為現當一切救護‧妙法的曼荼羅‧本門戒壇之大御本尊，御報恩謝德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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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 
「為久遠元初‧內証本佛‧南無日蓮大聖人、大慈大悲，御報恩謝德供養； 
為血脈付法之大導師‧御開山日興上人之御報恩謝德供養； 
為第三祖閻浮之御座主‧新田卿阿闈梨日目上人，御報恩謝德供養」 

（四座） 
「奉祈念我等弘法之誠意達九天，為一天四海廣宣流布‧天長地久‧官民一致‧國威增輝。 
某過去遠遠劫現在萬萬之謗法罪障消滅，現當二是大愿成就之」 

（五座） 
「為日本國中當門信仰之面面‧內得信仰之面面‧各先祖代代之精靈，追善供養菩提。 
為某先祖代代之精靈，追善供養。 
乃至法界平等利益自他俱安同歸寂光。」 

如上述一般，害怕國家權力的彈壓，迎合皇國絕對思想的日蓮正宗，不惜歪曲大聖人佛法教義 
來配合煽動戰爭。 

3.為求自保，不惜犧牲信徒與同門之僧的日蓮正宗 

戰爭中，日本國家權力修改治安維持法，將「冒瀆神宮或皇室尊嚴」列為刑罰對象。其目的是為 
了將宗教統一在國家神道之下，以便順利推動戰爭。 
日本國家權力，以宗教統治的一貫作法，強製佛教各派接受「神札」。因此，幾乎所有的佛教教 
團都接受了神札，結果使得許多日本的佛教教團，迎合皇國絕對思想，而協助戰爭。 

曾為日蓮正宗信徒團體的創價教育學會，牧□會長以及戶田理事長，持續表明拒絕迎合皇國絕 
對的思想，堅決反對接受神札。 
對此，宗門方面，唯恐自己受到國家權力彈壓的波及，1943年6月召喚牧□會長至總本山，在日 
恭法主等人面前，由庶務部長強迫牧□會長接受神札。 
但是，牧□會長等人毅然地拒絕接受神札。而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終至被逮捕入獄。 

自從宗門命令創價教育學會接受「神札」的1943年6月起，當局便以違反治安維持法、不敬罪為 
由，實際展開對創價教育學會的彈壓及逮捕。 
6月29日，二位創價教育學會的理事被捕，接著7月6日牧□常三郎會長在伊豆下田傳教時被捕。 
同一天，戶田城外理事長（當時）也被逮捕。 
創價教育學會的干部一一被捕，直到1944年3月為止，共計二十一位受到逮捕。 
而日蓮正宗的僧侶只有藤本蓮城一人於1943年6月16日，因為不敬罪等之嫌疑受到逮捕。 

宗門由於創價教育學會的干部被捕而感到驚慌，對牧□會長、戶田理事長（當時）為首的干部發 
布禁止登山、信徒除名的處分，甚至藤本蓮城也受到剝奪僧籍的處分。 
不僅如此，當時的宗門還派遣庶務部長等人，到拘留中而不在的牧□會長家裡，說服其家人規 
勸牧□會長退轉。 
在僧俗淪入官憲手中的8月下旬，宗門竟召開教師指導會，指示各地方寺院的住持在各寺院祭 
祀神札。 

創價教育學會的牧□常三郎、戶田城聖理事長，經由警視廳被拘留在巢鴨的東京拘留所。 
當時偵訊的情形，非今日所能想像。受到的是非國民的待遇，不僅當事者就連家人也會受到牽 
連。而且，濫用刑法，不知何時才會被釋放，也經常因為食糧不足的關系，不是衰弱死就是餓死 
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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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會長於1944年11月18日，死於巢鴨拘留所，在前一天17日從獨居房移進病監。 
據說牧□會長移進病監時，更換了內衣、襪子，端正自己的儀表。移進病監的途中，雖然兩腳無 
力跌倒，但仍拒絕看所獄卒的扶持，到最後還是一個人走進病監，一進入病監後就立即陷入昏 
睡狀態。 
隔日18日早上，牧□會長在巢鴨拘留所的病監逝世。 
牧□會長雖是死於獄中，但由此可知是自束整裝覺悟的死。 
另外，藤本蓮城，於1944年1月10日在嚴寒的長野監獄中因衰弱而死。 

就如此般，宗門舍棄了信受日蓮大聖人教法之僧俗，以迎合國家神道為盾，試圖逃避國家權力 
的彈壓。 

4. 日蓮正宗否定戰爭責任的主張 

日蓮正宗尚未承認戰爭責任，並主張沒有謝罪的必要。他們以宗門「時局協議會」為名發表『日 
蓮正宗與戰爭責任』『關於「神札問題」』的主張。在此稍做介紹，請各位察看是否正當。 
（參考資料 10） 

（1）「以結論來看日蓮正宗對戰爭的煽動，並沒有超過國民一般的感覺。並且，為了端正救濟一 
切眾生根本遵從的大御本尊以及一切眾生的信仰，為了不讓自日蓮大聖人傳承而來的秘傳教 
義，受到軍部的鎮壓與日蓮宗身延派的陰謀破壞，於表面上遵從國策，實際上這卻是無效的。」 
（『日蓮正宗與戰爭責任』） 

（2）「守護御本尊一事，相信是為了人類幸福、世界和平的行動。而且就現時來看，那也是不得 
已的事，相信在當時那是適切的行動。」（同上） 

（3）若是其他宗教滅亡，就為了一切眾生的立場，那是值得慶幸的。但若是日蓮正宗一宗毀滅， 
則將使一切眾生失去成佛的根據。如果把本門戒壇的大御本尊置於身延派之下，使血脈法水斷 
絕的話，一閻浮提一切眾生的成佛又該是如何？」（有關『神札問題』） 

（4）「那是身陷難局，極盡苦惱的選擇，為了守護戒壇的大御本尊及血脈法水，應說是深慮之下 
不得已的行動。」（同上） 

（5）「或許有人會認為，日蓮正宗的僧侶並沒有在戰後就戰爭責任的問題，提出反省的意見。但 
是，現任御法主日顯上人猊下在日蓮正宗勤行的根本『丑寅勤行』上，每日祈念世界和平。」（『日 
蓮正宗與戰爭責任』） 

不用說，這些主張與日蓮正宗禮贊戰爭歷史的事實相違。如之前所說，日蓮正宗協助戰爭的實 
態，並不是一個高揭和平的教團，因無法承受外在壓力而禮贊戰爭，而應說是積極美化戰爭、 
推動戰爭。 

而且，並不只是提高戰爭士氣，又協助其他佛教各派，為陸軍、海軍提供莫大的軍事資金，捐獻 
軍用飛機費用。這就不是「表面上遵從國策」「極盡苦惱的選擇」如此層次的問題。而是直接、實 
質上地協助製造兵器，這樣的兵器不知使多少人喪失了生命。這類附和惡魔的行為，是絕對無 
法抹滅的事實。 

接下來，日蓮正宗這些主張的共通點，就是缺乏身為宗教者的自覺。特別是（1）「以結論來看日 
蓮正宗對戰爭的煽動，並沒有超過國民一般的感覺。」的這段話可做為代表。因為這句話不但表 
示他們覺得這是「以一般國民的感覺可被準許」，也顯見其身為宗教者必須引導民眾走向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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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已蕩然無存。所以這句話等於是自己否定了做為僧侶的存在價值。 

更且，他們為了使自己的行為正當化，使用許多為了「守護大御本尊」如此輕而易舉的表現，但 
是這樣的理論，對於大聖人的佛法是否真的貼切呢？ 
宗祖的大聖人，進諫當時的最高權力者，也曾一度險些遭到斬首，二次被處以流罪。之後，當時 
的弟子們也遵照大聖人的精神，拼命地超越了難。更何況，大聖人圖顯大御本尊的契機，正是 
源自農民信徒的殉教。 

當時的最高權力者的平左衛門尉屢次迫害大聖人，這樣的難也幾度波及弟子們。1279年，正在 
農耕的熱原農民門下20人，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被帶到位於鐮倉的平左衛門尉的私宅，受 
到拷問被迫放棄信心。但是，農民門下們不屈於拷問，絕不舍棄信心。結果，中心者的神四郎、 
彌五郎、彌六郎三兄弟被處以斬首刑。 
以這些農民門下的殉教為契機，大聖人寫下「聖人御難事」宣告完成出世之本懷的「時」已經來 
到，而建立了本門戒壇的大御本尊。 

端看大御本尊圖顯的意義，所謂「守護大御本尊」，不正是這種不惜殉教究極的信仰姿態嗎？我 
們確信其中必有著諸天儼然的加護，承繼宗祖信心的血脈。 
況且，如前所述，作為軍部代行機關如此協助戰爭的事實擺在眼前，他們如果被指為利用大御 
本尊圖謀正當化也無法反駁吧﹗ 

此外，如（3）所說的「其他宗教的滅亡，為了一切眾生必須歡喜。」這種自大、獨善其身的宗教， 
是否真的能夠作為引導世界走向和平的宗教而受人信賴呢？ 

居然片面否定戰爭的責任，又說出（5）這種幼稚的藉□，裝作無關己事的話，總有一天將會被世 
界的人們所唾棄。若說是在妨礙認真弘教的人，亦不為過。 

日蓮正宗，這么全面否定戰爭責任問題的原因，可說是與現在宗門的體質問題有很深的關系。 

現在的宗門打出「法主絕對主義」，以便統治宗門內部。並認為順從法主就是正確的信仰，違背 
法主的人則為異端份子；應尊崇法主為「絕對無謬」的存在，批評如此絕對存在的法主，將被處 
罰。 

試想若日恭法主承認其在大戰時贊美侵略戰爭，以及帶動全宗門積極協助的事實，又會成為如 
何呢？這就表示法主幫助了世界性的大量殺戮行為。這樣的話，非但會使法主信仰此宗內的神 
話瓦解，也會使「法主的權威」墜地。 

因此對支持法主絕對論的現任法主阿部氏及寄生在他權威下的僧侶來說，對戰爭責任的謝罪， 
無非是一種自殺行為。 

所以，以阿部氏為首的宗門中樞，全面性地否定戰爭責任，死守法主的權威。 
若要讓日蓮正宗誠實地對戰爭責任告白，則必須要將問題的症結深入到教義部分。 

5.其他佛教各派對戰爭責任的謝罪 

德國新教徒教會於1945年10月戰爭結束後立刻認罪。內容如下。 
「我們以沈痛的心宣告以下內容︰ 
由於我們的作為，使得許多國民與國家受到無法言語的痛苦。（中略）我們要告發我們自己。告 
發沒有更大膽的告白，沒有忠實地祈禱，沒有歡喜的信仰，沒有燃燒自己的心地愛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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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1967年日本基督教團最先坦承戰爭責任。淨土真宗大谷派則在晚二十年之後的1990年 
4月，於戰爭犧牲者追悼會中反省、謝罪︰ 
「事實上，本宗難以逃避五逆謗法之咎，如今再次悼念全體犧牲者之悲哀，在此真宗大谷派將表 
明曾犯罪順從協助戰爭之罪，以懺悔過去的罪障。」 

1991年2月淨土真宗本愿寺派，在「我宗門對和平的強烈愿望要向全國、全世界徹底宣揚的決 
議」中提到，「盡管說是受到戰爭前、戰爭時以軍部為主的國家壓力，但結果卻是幫助戰爭，同 
時也對於故意巧妙利用真俗二諦論於教學中，導致淨土真宗迷失本質，就此事實，也應對佛祖 
致上最深的懺悔。 

之後，曹洞宗也於1992年11月發表謝罪。 

1995年6月，金光教出版一本名為「戰爭與和平－迎向戰後五十年」手冊。其中談到 
「戰爭中，本教以為事關國家存亡而協助戰爭。但也因此剝奪了亞洲為中心等他國和我國眾多 
人民的生命，以及侵犯人權，使人們的生活受到破壞，對此由衷感到遺憾。」 
如此整個教團先表明對戰爭責任的反省，然後再以曾結成「金光教報國會」；在海外所從事的戰 
時活動；捐獻軍用機等積極協助對戰爭的實態為總結強調，那些行為並非屬當時一時之誤，而 
認為「那些責任要由現在作為信奉者的我們所負責。」 

1995年6月東本愿寺對於亞洲造成言語難以形容的禍害，藉佛法之名讓青年赴於死地感到懺 
悔，全會並一致采納不戰誓愿的宗議會決議。於該宗門立法機關的采納決議，這在日本佛教界 
乃屬首度。 

除了宗教團體以外，1995年6月明治學院的中山弘正學院長，更在約五百位的學生以及畢業生 
之前，以「明治學院的戰爭責任、戰後責任」為題，發表演講。其內容提到，愿坦承曾杬與戰爭此 
國家犯罪，以及於戰時學院長曾積極前往靖國神社杬拜之不是。並表明該大學「應在朝鮮、中國 
等諸外國人面前表示謝罪」，以為表示愿負戰爭責任。 

接著中山學院長又談到「一想到成為學徒兵出征的學生們，作為一介教師讓人感到沈痛萬分。」 
「至少本學院指導者應該在戰敗的時候立即表示反省與謝罪。」「希望學生諸君們，不僅要認識 
戰爭的愚蠢，更要認清我國曾加害他人的事實。再以此作為與亞洲人們創造新時代的基礎。」 

如此真誠的反省，才能打開亞洲的人心。我們青年僧侶改革同盟至今的主張，在糾彈有違民眾 
愿望的日蓮正宗的同時，也是表明我們每一位率直的反省、懺悔的心以及對於建設和平的決 
意。理由是宗教人士對民眾的痛苦、悲哀應是最為敏感的。 

結語 

自從結成青年僧侶改革同盟以來，我們在日本全國的地區與許多人進行對話，共同奮戰、擴大 
共感至今。除了學會員以外，也與不同信仰的人們進行談話，並且不僅於國內也與世界各國的 
人們結交友誼。 

在進行這樣的活動當中，雖然還只是起步，但能夠在許多亞洲國家以及世界各國當中，接觸到 
許多因為戰爭而受到生理，心理之苦的人們。 

每當在各個地方接觸到屠殺的事實時，一種言語無法形容的悲傷與憤怒從身上的最內部宣泄 
而出，更真實地感受到戰爭是這麼恐怖狂妄的行為。在這樣的感受之后，又看到日蓮正宗對戰 
爭的協助應表示謝罪，卻一點反省的心也沒有，更令人從心中感到憤怒。 

即使物理上的傷痕已經愈合，但是心的傷痕卻是難以撫平的。要使大地上所有的悲慘消失，而 
共同誓愿反戰，彼此約定對和平的行動而持續堅定的對話的，正是創價學會的同志。由於這樣 
的鼓勵，才能使每個人透過對御本尊的信仰而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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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蓮正宗卻想借曾為信徒團體的創價學會在戰時反對國家主義，以及所從事的和平運動 
成果為靠山，自以為其協助戰爭的實態尚不為人知，無視戰爭責任的問題，意圖在亞洲布教。 

總有一天，日蓮正宗必定會被追究其戰爭責任問題。到時看日蓮正宗是要選擇弘通宗祖御遺命 
的大法，還是堅守宗門一部份獨裁的權威呢？ 

到那時，如果日蓮正宗不肯公開承認戰時所犯的錯，那么不論韓國或是台灣、中國、香港、新加 
坡、印尼等亞洲各國，是不會有人愿意接受日蓮大聖人的佛法。 

我們所擔心的是，因為無責任感的宗門干部，使人們失去對大聖人佛法的信賴。 不總結過去的 
歷史，則沒有真實的未來。所以，我們青年僧侶改革同盟決意在迎向第二個戰後的半世紀之 
際，繼續彈劾日蓮正宗直到其公開謝罪為止。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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